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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裂变：地方性视野中的庙会文化及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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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传统民俗的表现形式，庙会在本质上是宗教精神、区域特色、生活习惯、人文传承和经

济活动等地方性元素融合的产物。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庙会反映了一种神圣与世俗的融合，表达了特

定地区居民群体的情感诉求。历史上，通过对某种仪式的不断重复与改进，庙会得以融入到一定区域的

社会生活和群体心理之中。并深刻地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地方性的品格。今天，在现代性的文化力量和解

读方式的推动下，在神圣与世俗的张力作用下，庙会的文化角色发生了现代性的裂变。中国传统庙会已

经表现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角色和形像，其中的“地方性”品格也面临着全球性文化力量的解构和多元

对话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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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是一种以“庙”为中心而形成的具有宗教、文化、民俗和经济等内涵的具有区域性特点

的群体性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一处佛教寺院或道观等类似的宗教活动场所(以下统称为寺院)往

往都有着文化的符号意义。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寺院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会成为当地的文化和生活

的中心，它与周边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有着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联系，对当地的人文风物和经

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历史上的一些地区，往往有着一张以寺院为中心、以经济和文

化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网络。这张网络不仅传承着文化，也丰富着地方性文化的内涵，并因之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风物。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及宗教精神的社会性物化形式，庙会不仅是这种文

化影响的产物，也因其通过对传统风俗的不断再现，而成为地区性文化传统的载体。

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的中国传统庙会，在本质上即是宗教精神、区域特色、生活习惯、人文

传承、经济活动等诸多地方性元素融合的产物。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中国传统的、有着地方性特

色的庙会文化及其社会功能面临着新的挑战，并因之造就了其功能和形态的时代转型。

一、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庙会文化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nz)提出的。
在对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吉尔兹突出了对地方性文化模式的阐释。同时，他非常重视文化的概念

在社会和经济行为中的动力学作用，并强调必须通过宗教、社会、经济的实际背景(contexts)等内容

才能更好地理解地方文化持有者(native speaker)及其文化⋯6。而且，吉尔兹也强调，在对地方性

知识的研究之中，文化的语法不仅仅是以语言、认知写成的，也是以神话、宗教、艺术、民俗乃至天

文历法、丧葬典仪等文化形式和文化话语写成的⋯19。吉尔兹的这种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一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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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被引入到诸多的领域之中，甚至成为一种十分有影响的学术认识方法。

事实上，虽然吉尔兹在其思想表述中使用了十分学术化和西方化的语言，但是其所研究的内容和

内涵却是有着一定的适应性，以之为方法来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庙会文化及其现代转型也有着

一定学术意义。

在中国的历史时空中，许多地区往往都有着各具特色的庙会。虽然其形态多样，但都是与其

所在地的宗教、文化、民情及其经济特色相关的。庙会是宗教精神、区域经济、民俗风物等地方性

元素融合的产物。虽然它的内容多样，但是贯穿其中的却是一种强烈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特色。从

某种意义上说，庙会的文化内涵和民俗学意义也正是在于其中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地方性的特色

是以其气候、人群、物产和宗教等内涵而形成的。在本质上，原初的庙会文化是一种地方人文风物

和民俗情感在宗教学意义上的反映，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等相关宗教精神在社会中的物化

形式。正因为如此，庙会才能够成为宗教的文化意蕴在世俗大众中得以显示的一种载体或传承形

式。

庙会形成之后，在其动态发展中，它在形式上得以不断地进行着宗教精神的延续和外化。这

种精神在群体的参与和祈愿中又得以不断的强化和圣化，最终形成了一种程式化和符号化的文化

象征，这即如中原文化中的关公、门神、财神、送子娘娘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妈祖等众多信史或半信

史中的英雄等神圣高洁的形象。这种程式化的神圣而又温情的符号一经形成，即在长期的民俗活

动中得到不断地丰富、传承，并得到了文化性和地域性特色的改写，最终形成了带有理想化、大众

化、功利化特色的精神符号。另外，在特殊的地域之中，山岳、河流等也都被圣化于庙会文化之中，

或被作为群体的一种图腾，或成为一种情感的寄托。作为五岳之尊的泰山即是其典型代表。

按照吉尔兹的观点，文化不是封闭在人们头脑里的东西，而是一种公共符号系统。而这种符

号系统也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性的东西，它们也是物件、案件、关系、活动、宗教仪式、空问单位

等⋯拍。在中国，庙会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基础是以寺院为代表的物质性力量对文化和精神的扩

散。一旦庙会活动与文化符号结合起来，它即起到了一种对群体心理进行宣泄、对神圣形象进行

回归的多重功能。同时，这种扩散也有着明显的地方性特色。其内容除却宗教性的宣教和群体性

活动之外，更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寺院的宗教活动网络而凝聚了众多的士绅商贾或山野匹

夫。通过对活动和仪式的不断重复，庙会中展示的图腾和偶像也凝聚了复杂的文化品格和群体的

希望。直到今天，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许多地区的庙会仍然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起着重要的

作用，甚至仍然成为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与组成部分。庙会文化也展示了这些中国

传统区域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首先，中国的庙会具有一定的宗教表征作用，它是宗教精神和中华传统历史及人文精神代表

(如关公、妈祖等)共同作用的一种显性结果。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寺院曾经相当于是一个地区

的文化中心，并得以凝聚士人文化。比如，在东晋之时，今天中国甘肃的某些地区虽然远离汉地文

化中心区域，但其文化却十分繁荣，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时该地区的佛教繁荣是一个重要

原因。正是有着类似这样的基础，经过长期的文化发展，许多地区的庙会也因之成为一个地区民

俗活动的主要场所，不仅繁荣了该地区的文化，也成为文化传承的活化石。像佛诞节、浴佛斋会、

腊八节施粥、盂兰盆会等更是成为将宗教精神与社会心理、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进行紧密结合的

一种途径。其中的文化、民俗和社会功能等内涵通过一代代的庙会活动而不断得到强化和内化，

这便逐渐形成了以寺院为中心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庙会文化。

其次，庙会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小农经济阶段更是如此。可以这样

说，自从魏晋之后，寺院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往往都起着明显的甚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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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尤其是在战乱时期，一些著名的寺院以其文化积累、

人脉关系和经济基础，更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保护中心，并向外辐射出文化和经济的力量。魏晋之

后尤其是南北朝时期，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原本仅起到一种文化扩散功能的寺院也成为一种经

济活动中的实体和主体，这给庙会文化注入了一定的经济动力，推动了庙会的经济角色的成熟。

在此中，庙会的影响也在逐步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之中，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果

更使它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性特色的活动而生存于中国的社会之中。虽然，庙会的成立不是仅

因于其中的经济功能之故，但是其中的文化和宗教支撑力量则有着明显的经济影响。

再者，中国不同地区的庙会文化其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江浙、闽台、粤港、齐鲁荆楚、燕赵、三

秦、巴蜀、漠北、关外等地庙会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事实上，通过庙会在社会大众中得以不断传承

的文化精神并不等于宗教信仰，它是一种丰厚的人文资源，在历史上这多表现为它与诸如茶文化、

竹文化、文房四宝及书画、民间工艺等民俗、风物和群体心理的紧密结合。加上一些著名僧人所具

有的文化符号意义，使一些传统寺院的生活方式及僧人的审美情趣也渗透到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

人交往之中。因此，一个地区的庙会文化是与一个地区的气候、风物、风俗和人情相一致的。吉尔

兹在论述法律的地方性意义时说：“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

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lJ276事实上，这
句话用来评价宗教学意义上的庙会文化的地方性内涵也是十分适宜的。

今天，以寺院为代表的庙会不可能如历史上一样成为地区的文化中心，但是寺院仍然是中国

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有力的扩散工具和承载方式。简而言之，从文化发生的意义上说，地方性的庙

会文化即是具有地方性情感和特色的大众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世俗的形式彰显着其中的神圣品

格。离开了特定的时空、文化符号和人群，庙会文化即会因之发生变化。因此，其中的地方性知识

及文化传承模式也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地重新进行着自我拣择。

二、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内在张力

庙会不仅仅是一种群体性的活动，庙会更是一种必须要不断再现的节日。它不仅仅是包涵着

宗教的意义，也是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和集中宣泄。在这个节日中，个体得以体会到生命的意义，

或者找到得以安放生命意义之处。像中原农耕文化中的农历二月二、三月三、三月十八、端午节、

腊八节等这些原本在历法中普通的日子，因为有了庙会文化的滋养而在不同的地区得以有了精神

和内涵。而像四月初八等原本具宗教色彩的时刻也因为得到庙会对其的扩散和地方性文化的改

写，也得以有了世俗化的意义。在诸如《东京梦华录》等相关的野史笔记著作中都对此有着生动的

记述。
’

显然，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世俗的节日之中，神圣的东西才不再是虚无飘渺的幻像，而是充满

了生活的热情和平凡的品格。庙会正是一个凡圣同在、人神相欢的时空。按照宗教学者伊利亚德

的说法，宗教节日是对原始事件的重现，是对一种神圣历史的再现。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神圣的节

日之中，人类的生活因为神圣的存在而得以进行生命的圣化。节日的宗教体验也使人能够定期的

参与到诸神的存在之中。通过每一次在节日中对神圣的再现，群体才完成自己的对现实的升华，

只有通过“对相同元始神话”的重复与再现，“人类的存在才似乎从虚无和死亡中被拯救出

来。”心J56而且，伊利亚德还指出，“正是这种神圣的时间使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另一类时间、平常时间

和世俗时间的序列成为可能。正是这种神话事件的永恒存在使历史事件存在其中的世俗时间序

列成为可能。”【2Ⅲ通过在现实中不断地进行节日重复，使人能够定期地感受到自己的神圣之性，体

验到生活于诸神存在之中的欢愉。通过不断地对节日的重复，人们得以相信自己仍然生活于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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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伊利亚德曾经这样评价一些民族的狂欢：“狂欢的功能和意义既有性方面的，也有农业方面

的；在宇宙的层面上，‘狂欢’代表混沌或者边界的彻底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代表伟大的时代、

‘永恒的瞬间’或者非绵延时间的开始。在各种庆典中出现的标志着时间的周期性分裂的狂欢彰

显出通过消除一切创造而彻底消除全部过去的意志。”H"74在中国，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代表的传统

庙会文化，虽然有着关于“性”和“生育”内涵的丰富暗示和不同表达，有一种通过在世俗中体现神

圣而完成精神宣泄的冲动，但是却很少有以“性”为直接符号的相类“狂欢”。这种宣泄更加重视的

是在世俗生活之中发现神圣生命的存在，是在平凡之中进行的一种对欢愉的追求。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庙会之时，神圣的东西也能体现到世俗的快乐。诞生于农耕文明的庙会，

一开始即被塑成一种是性、生育和丰收的精神性动力之源。在一些地区，那种对夸张的面具、被焚

烧的代表邪恶的偶像、战争中的英雄、本地的圣贤等符号进行的善恶意义的宣教，以及对代表善

良、丰收、平安、生育等图腾形像的膜拜行为，都使庙会被赋与了一种能够超越尘世的文化功能。

通过这种对符号的一种诠释，完成了对一种生命与生活的完美境地的时空转化。这正如伊利亚德

曾经指出的，为了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生命或未来，旧的世界必须首先被彻底地加以毁灭，因

此。“每次对宇宙起源仪式的重复都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倒退而完成对混沌状态的超越的。”Ho

由于庙会是神圣与世俗的完美结合，所以庙会即是一个生命欢悦的场所。庙会中的一切——

吃喝玩乐，也都因其是快乐的而就成为了道德的行为，原本仅仅作为庙会内容之一的民间娱乐、商

业活动也随之渐渐丰富起来。神圣与世俗被完美而快乐的结合着。庙会的文化和符号意义即是

欢愉、完美和道德。

如明代中后期的北京西南宛平的戒台寺，当地民众将其神圣的节日理解成四月赏西湖景、登

玉泉山游寺、“耍戒坛秋坡”等世俗享受。《帝京景物略》说的是“耍戒坛，游香山、玉泉，茶酒棚、妓

棚，周山湾涧曲。"【5J的《宛署杂记》记述戒台寺的庙会盛状是：“自四月初八说法起，至十五日止，天

下游僧毕会，商贾辐转。其傍有地名秋坡，倾国妓女，兢往逐焉，俗云赶秋坡·m 01 9绿树红裙，人声笙

歌，如装如应，从远望之，盖宛然图画云。”[6]191而“三月东岳诞，则耍松林，每每三五为群，解裙围松

树团坐，藉草呼卢，虽车马杂沓过，不顾。归则高冠大袖，醉舞驴背，间有坠驴卧地不知非家者。至

中秋后游踪方息。”【7]18王谑庵(1574—1“6)的《游西山诸名胜记》说：“戒坛以浴佛日盛，游人万

万，而苇棚蛆伎，遍山阑人，龟者执鞭驱之，棍狗醉哄，挂搭游淫，云是元俗，公主舍身，秽此胜场

⋯⋯”【8]3铂显然，作为节日的庙会也因之事实上成为一种群体心理发泄、情感表达或经济活动的场

所。

庙会不是纯粹的宗教节日。在中国文化中，它是神圣意义在世俗中的反映，是神圣与世俗的

联欢。从文化的存在土壤上而言，中国城乡各地的传统庙会主要生存和繁荣于农耕社会、或称之

为前现代社会之中，因此其表现的内涵更多的是一种经过宗教学意义丰富的农业文明，或者是一

种被农业文明改写的宗教性活动。它集中了一种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交会与融合，有着一种宗教功

能对群体集中辐射的内涵。庙会中的法会、上香、求子(求财等)、许愿和还原、献祭、驱魔(鬼、巫)、

庆典的舞狮和舞龙等即是这种群体的内在精神支撑。即使它的功能有时是一种伪功能，也是对一

定区域和文化传承中的群体心理定期重新进行了一次塑造。在此基础上，世俗意义上的经济活动

也得以开展。

随着庙会的发展，庙会的宗教意义慢慢淡去，而成为一种植根于一定区域群体心中的情感寄

托之所。庙会不仅得到了大众的物质性欢度，也得到了世人进行不断的现代化和功能化的解读。

今天，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大陆寺院及其所荷载的庙会文化与符号象征意义又得以彰

显。那种曾经暗淡过的社会形象不仅日渐清晰，一些千年古刹又重新充满了活力，而且其社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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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对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和辐射力也有所扩大，对周边蓬勃发展的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

明显。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庙会展示了一系列的新特色。庙会的社会文化功能不仅有效地继承

了优秀的传统，同时对一定地区的社会文化和乡村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了多元社会的形成，庙会文化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功能也发生了

变化。在历史上曾经形成的那种神圣与世俗的有机而丰富的融合，在当代庙会文化中已经出现了

一种不容小视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不仅使庙会曾经有过的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内涵及其精致的

结合发生了改变，同时这种张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地的社会发展和庙会文化的功能性彰

显。而且，庙会的世俗化一面也正在被不断地重新定位。在这种正在生长的张力之中，形成了一

定的文化裂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庙会的传统角色得到革新改变，被重新赋于了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角色。今天，地

方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对本地风物、区域文化都极为重视，对其进行着强烈地应用性和功能化

的解读，并将其纳入到地方的政策制定和发展规划之中。第二，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当

代经济发展模式中，庙会甚至较为深入地卷入周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到经济发展、文化

建设、群体心理，在经济生活、休闲产业、文化发展和乡村旅游诸方面展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第

三，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历史阶段，寺院的角色日渐清晰，主体形象也得到重建，功能

得以彰显。寺院虽有处于城市和乡村之别，它们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形式因此也略有不同，但其基

本内容是一致的。像粤、闽、浙、苏等地区，不仅经济文化发达，自古即是佛教兴盛之地，今天的寺

院主体形象和角色定位也更为清晰，其社会功能的彰显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与辐射力也就更为

有力，表现形式也就更复杂。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庙会的经济功能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第四，随着时代的发展，庙会的社会功能及对社会的影响和辐射力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越

来越深入。这一点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内涵。像泰山的东岳庙会、北京妙峰山庙会、武当山

庙会、南京夫子庙会等，它们或借助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或得益于丰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都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今天，尽管中国的传统庙会又得到复兴，但这种复兴有着不同于历史上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有

着新的特色。正像吉尔兹曾经主张过的那样，在文化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

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6。在新的

生产方式的作用下，在群体精神的不断变革之中，不同地区的庙会文化都展示出了一种强烈的内

在张力，即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调适与背离。要而言之，这种张力主要表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角

色定位、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功能发展两个方面。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张力，在互相成为对方的否定

性力量的同时，又都在同时强化着对方的主体性特色，强化着对方的地方性角色和文化符号的象

征意义。

三、庙会文化功能的现代性裂变

有学者将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学解读方法归结为三个特征，其一，地方性知识总是与

西方知识形成对应；其二，地方性知识是指代与现代性知识相对应的不同对象；其三，地方性知识

一定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是不可脱离whojwhere和context的知识一J。简言之，

地方性知识是与西方化、现代性和特定群体相关的一种知识，也只有符合这三种条件，地方性知识

的解读方法才能成立。若如此，我们可以借用当代文化批评学者萨义德所用的术语来说，所谓的

“地方性特色”即是西方文化视域中的一种“他者”(the other)或进行“他者化”(othering)解读的方

式。这种“他者”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力量作用下，其地方性得到新的洗礼。一方面，其地方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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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因其在全球性浪潮中得到传播或交流而逐渐淡然，另一方面，全球性力量又加剧丰富和改写着

一种特定的地方性特色。

文化解读的“地方性”模式的兴起，是与全球化运动的深入互为因果的。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

“现代性”(modernity)，它在不断地消融着传统，同时，又在不断地通过诠释的力量而塑造着“传

统”。今天，在我们称为充满着“现代性”的社会之中，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张力面临着现代性的解

读：在地方性与全球化的角力之中，庙会文化的内容充满着情感和功能的悖论。全球性正在丰富

着地方性，同时，正是这种解读和改造的力量使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庙会文化面临着全球性话语力

量的挑战与改造，从而使庙会文化的传统功能发生一种“现代性”的裂变。这种裂变的本质即是神

圣与世俗的裂变。它表现了庙会文化中曾经有过的神圣与世俗的融合正在被一种力量强大的经

济功能中断或主导。在社会生活之中，群体心理对庙会及其文化的情感依赖正在发生改变和漂

移，曾经有过的那种神圣与世俗的和谐与欢愉的天平也在向世俗的一端发生了急剧倾斜。在不少

地方，庙会的心理欢愉功能也正在转向对某种功利需求的迎合。

历史上，寺院和庙会本身即有着一定的心理抚慰功能，它是农业社会中群众的信仰之所和净

心养性之处，也是寄托情感之乡。那些带有宗教文化痕迹的民俗和节日，如庙会、腊八节、盂兰盆

会、中元节等不仅对一些农村地区的集市生存、兴盛和延续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成为民间社会的一

种稳定剂。宗教群体的精神追求影响到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今天，如素食、佛教的消费伦理

和消费理念等对社会也正在展示出其强烈的正面意义。庙会文化丰富了区域群体的精神积淀，张

扬了宗教精神中内在的社会稳定价值。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寺院的幽静空寂、晨钟

暮鼓与社会性庙会的喧嚣也是相得益彰的。

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中，地方性与全球性是文化生存的一体两面。一个真正高度的地方性文化

是最容易全球化的。反之亦然。可以想见，虽然全球化消融着地方性，强化着地方性文化的否定

性力量，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全球化也正在滋养着地方性。因此，要维护和加强庙会文化的区

域性特征，彰显其文化的经济意义和功能就显得有着特别的意义。随着现代交通的快捷、通讯的

普及和信息的高密度交互，在大众文化的强力影响下，地方性的特色正受到挑战。不仅在庙会文

化的神圣与世俗的角力之中，世俗的一面、显在的功能性一面体现出了强大的优势，而且，庙会文

化也显现出一种“多元而又雷同”的文化现象。不同地区的庙会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经济味道。

有鉴于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庙会活动和文化功能的构建之中．要重视引导庙会文化功能

现代性裂变的方向。第一，重视庙会经济功能，更要注重挖掘和创新庙会的文化内涵。目前关于

庙会文化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其历史沿革、风物人情的关注，而对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模式和作

用却有待深入考察。第二，处理好庙会的角色定位问题。这就要求规范庙会的发展经济和服务社

会的功能，既重视它在假日经济和旅游经济中起到的作用，但又不是以纯功利的目的改造它，以致

于虚化其中的文化内涵。第三，强化庙会的文化辐射功能。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一种地方性、民俗

性和传统性的庙会文化也受到全球化的挑战。但是，面临挑战也正是强化自我辐射、扩大影响的

机会。一方面，我们要对庙会文化的社会功能进行层次分析，对其经验、模式进行探讨，对其社会

影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致力找出其规律性和可操作性的模型或方法；另一方面，应当对全球

化时代的庙会文化的定位进行研究，剖析其面临的挑战，并对其主体角色及对周边区域社会发展

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的考察。

今天，庙会文化及其所依托的名刹古寺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凭其文化积

淀而把一个地区及其风土人情推介到国内外，这不仅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有着促进

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中国软实力的传播内容。因此，我们要挖掘庙会的文化传承，充实其时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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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尤其是在汉文化圈中更应掌握和引导庙会文化的发展方向，主导对其文化符号的解读方式。

地方性文化虽然不可以复制，但是它可以再生、发展和丰富。在现代社会中，彰显区域文化的

角色内涵，更需要文化的支撑。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庙会文化的前提是“庙”与“会”，这即是

一种神圣与世俗的融合，其中的内涵即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承，失去文化辐射功

能的庙会即会流于一个普通的集市。因此，庙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既要重视“庙”又要重视“会”，既

要重视庙会的现代性转型，又要重视继承优秀的传统。这也正是地方性的中国庙会文化在新的历

史阶段得以发展和展示其功能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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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ile Forces and Fission Processes：A Modernistic Scanning of

the Culture of Folk．custom and Its TransfeIrmation

Wang Jian—guang

(College ofHuman ities&洲，Na蟛ng Agricultural Umver,豇y，Nanjing，210095，China)
Abstract：As a traditional folk—custom，the temple fair Wag a product of local elements in essence，a

mixture of religious spirits，regional characteristics，living habits，cultural heritage and business activi·

ties。ete．It gave跏index to the coalescence of sacred and profane，expressed a supplication to feeling of

specific groups．Through constant repetition repeated in Chinese history，the temple fair revealed itself

distinctive local features．Under the modernistic and unscrambling power，the cultural role of the temple

fair hag changed and is appearing a fission processes to modernity with tensile forces of sacred and pro-

fane．The traditional temple fair has showed itself some fire-new cultural characters and figure．The local

knowledge will be f如ed with globalization and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folk—custom；local knowledge；modemity；rol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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